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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小说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惊恐》与“刘幽求故事”之比较

李 海
(中共山西晋中市委党校，山西 榆次 030600)

摘要:东干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创作的小说《惊恐》与唐传奇《三梦记》中的“刘幽求故事”有着惊人的相同故事
结构，两者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东干小说作家是在苏俄文化环境中开始文学创作的，通过比较，依然可以
看出东干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之间的继承关系。东干作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前苏联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翻
译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另一方面通过东干民间文学，尤其是通过东干民间说书人的表演可以接触中国传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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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东干小说作家重要的创作资源，小

说使用的语言，描写的民风民俗，在民间文学的创造

性利用等方面都展示出东干小说与中国文化之间的

渊源关系。但由于东干小说家不识汉字，再加上与
中国长达百年的隔绝，一般认为东干小说作家的创

作是在与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学隔绝的情况下进行

的。事实上，东干小说家可以通过前苏联学者及其
作品接触中国传统小说。另外，中亚东干人大多知
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传统小
说中的故事，在东干说书人栩栩如生地表演的这些

故事中，虽然与原著相比某些情节发生了变异，如东

干说书人将《西游记》中唐僧去印度取佛经的故事
改为去阿拉伯取《古兰经》，但是故事的基本内容还
是相同的。这也是东干小说家接触中国传统小说的
一个路径。笔者以东干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的小
说《惊恐》与唐传奇《三梦记》中“刘幽求故事”进行
比较分析来谈这个话题。

一

唐传奇《三梦记》记录三个梦: “彼梦有所往而
此遇之者”; “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 “两梦相通
者”。其中第一梦“刘幽求故事”甚得鲁迅的赏识，
评价其“第一事尤胜”［1］，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
专门摘录出来。这一梦叙写刘幽求夜归，遇其妻梦

中与人欢饮之事。后代文人根据此梦框架，创作了
结构类似的小说———《河东记·独孤遐叔》、《纂异
记·张生》( 《太平广记》卷二八二) 、《独孤生归途
闹梦》( 《醒世恒言》卷二五) 。清代作家蒲松龄《聊
斋志异》中一篇《凤阳士人》也受到《三梦记》的启
发，将第一梦与第三梦合并，叙述士人、士人妻和士
人妻弟三人“三梦相符”之事，充满神秘色彩。
《惊恐》是中亚东干小说家阿尔里·阿尔布都
创作的一篇小说。小说叙述李娃做生意回来，遇大
雨，黑夜中路过荒野中的金月寺，见其妻在寺中与众

阿訇、乡老交谈。他心生怒火，从窗口投一石块打到
寺内的桌子上，院子里的热闹情景顿时消失。李娃
回到家后，其妻子麦婕儿叙述其刚做的梦，梦境竟与

李娃所见相同。这篇小说的主体用陕甘方言的东干
语进行创作，除文中仅有的一些地名具有中亚地域

色彩外，其他几乎可以看成具有中国西北地区风情

的中国回族小说作品。
中亚东干族是中国回族的后裔，其先祖由于历

史的原因，于一百多年前移居至中亚地区生存、繁衍
并壮大起来。他们离开中国时，由于都是贫苦农民，
识字人少，到第二代东干人时，汉字在他们中间已经

基本失传。阿尔布都这一代东干知识分子是在有别
于汉文化的中亚多民族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

们主要是在俄苏文化的滋养下开始文学创作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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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则故事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异同现象。先看二
者有惊人的相同故事结构。刘幽求与李娃二人虽身
份不同，但同时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夜归，故事的发生

地同样是荒郊野外，而二人看到的情形也是相似的，

都是其妻子在与别人饮酒。故事发生转折点同样是
故事的主人公从窗子向内投了一枚石子，故事的结

局仍然是相同的:主人公所见情形正是其妻所做的

梦，并且两则故事都是到此戛然而止。
虽然这两则故事结构是一致的，然而毕竟两位

作家生活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各自叙述的故事也

呈现出许多有意味的不同。先看两故事的主旨。刘
幽求故事纯属记梦: “今备记其文，以存录焉。”“魏
晋以来盛行的小说记梦行为，及以梦境为叙事空间

的创作倾向，实为催生《三梦记》的文学语境”［2］。
后代学者也试图解释这种现象:“夫妇分离有日，将
见未见之时，种种复杂微妙心理，潜意识之形诸梦

幻，正在情理之中。”［3］而《惊恐》是对前苏联时期宗
教政策以及东干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
《惊恐》中的细节描写显然比刘幽求故事的要
丰富得多。前者用整整两段的篇幅来铺叙“夜归”
的原因，结尾用大约全篇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妻子

的梦，既是对主人公的所见景象进行补充，又在叙述

中呈现小说创作的主旨。这样促使整个故事围绕着
神秘的“梦”丰富充实起来。《惊恐》中一些情节也
展示出东干族浓郁的民族风情。如东干族信奉伊斯
兰教，文中的金月寺为清真寺，而刘幽求故事中则是

“佛堂院”。另外，文中人物的身份也是不同的。刘
幽求的身份是“朝邑丞”，在《河东记·独孤遐叔》、
《纂异记·张生》及《独孤生归途闹梦》中的主人公
也都是书生，而《惊恐》中的李娃是一农民。东干人
移居中亚后，大多务农或经商，李娃的这一身份正是

对东干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
再看两则故事的叙述语言及所用的文字。“从

《河东记·独孤遐叔》、《纂异记·张生》( 《太平广
记》卷二八二) 到《醒世恒言》卷二五( 《独孤生归途
闹梦》) ，是第一梦叙事渐趋丰赡的一条重写链，也
是重写文体从文言跨至白话的唯一线路”［4］。清代
人蒲松龄《凤阳士人》叙述虽用文言，但依然通俗晓
畅。这几则故事中都有“掷石”这一细节，现将其叙
述语言摘录下来，加以比较。

刘掷瓦击之，中其罍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见。
( 《三梦记》) ［5］

这时遐叔一肚子气怎么再忍得住! 暗里从地下摸

得两块大砖橛子，先一砖飞去，恰好打中那长须的头。

再一砖飞去，打中白氏的额头。只听得殿上一片嚷将起
来，叫道“有贼、有贼!”东奔西散，一眼间早不见了。

( 《独孤生归途闹梦》) ［6］

三郎举巨石如斗，抛击窗棂，三五碎断。内大呼曰:
‘郎君脑破矣! 奈何! ( 《凤阳士人》) ［7］

《惊恐》中对这一细节的描述是:
他试堪地想进去呢，这么那么，把门找不着，窗子高

得很，趴不上去，急得他的头上汗都往下 ( ha) 淌开哩，

他气哼哼地摸地，找哩个石头，照着麦婕儿，打窗子上砸

进去哩。石头呵楞捣腾地打到桌子上哩，灯的亮闪哩
下，灭掉哩。寺里当窝儿黑掉哩，哑闽儿动静下哩。李
娃南( 望) 地看哩很大的工夫，讯响动都没哩，就像是一

折电影打他的面前过哩。

通过阅读，我们会发现，结构相同的一个梦，同

样是用汉语叙述，从文言发展到白话，再到陕甘方

言;从文人书面语言到市井白话，再到地域民间语

言，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
再看承载语言的工具———文字，刘幽求故事、张生故
事、独孤遐叔故事、凤阳士人故事，都用汉字来书写，
而李娃的故事是用东干文书写。东干文是吸取了
33 个斯拉夫字母，再加上 5 个新字母拼写而成的文
字。东干人丢失了汉字，但用拼音字母继续拼读汉
语，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文字进行考察，既肯定了其创

造性，又指出其不足之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这种
文字是在中国回族历史上使用的“小经文”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小经文”的历史与中国文化之间
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已被许多学者论述过。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会发现，《惊恐》与刘幽求

故事的结构非常相似，可以说是相同，但仍有其独特

的地方，充满地域特色，留有东干文化独有的历史

痕迹。

二

《惊恐》与刘幽求故事的情节惊人地相似，可以
说是相同，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在目前没有直接记

载的资料可以显示东干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是否
接触了《三梦记》，笔者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态
度来试着分析这个现象。
“圆梦 ( 释梦 ) 是东干民俗中常见的一种现
象”［8］，在记载的东干民间故事中就有《梦先生的故
事》。梦先生在一系列的巧合情节中显示出其幽默
与智慧，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东干文化中梦与现

实之间的契合。东干小说也经常描写梦境，并写出
梦的应验。阿尔里·阿尔布都的小说《三娃儿连莎
燕》中，在莎燕被埋的当天晚上，三娃儿四次梦到了
莎燕。在三娃儿的梦中，莎燕披头散发，穿一身白衣
服，并变成白鸽子。小说中揭示到: “散披头发是
‘舍塌尼’( 鬼) ，白衣裳是埋体，鸽子是报信的。”这
梦境预示着死亡后的莎燕向三娃儿报信。哈瓦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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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天职》中，拜克尔梦见狂风吹走了一切，第
二天这一恶梦即被应验: 德国进攻了苏联。马米耶
佐夫的《思念》中，存姐儿和其儿子在同一个晚上都
梦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沙里尔。这些都
说明东干小说家对梦境的描写是其组织情节的一种

常用方法，而且表现的主题比较广泛。因此，尽管
《惊恐》中的情节结构与刘幽求故事的非常相似，也
不能排除作家的独创性。
事实上，据李福清在《〈聊斋志异〉在俄国———

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中的介
绍，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俄国不少大学都用聊斋故
事当教材，学生也翻译聊斋故事，如喀山大学图书馆

藏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学院 1910 年四年级学
生达尼连科翻译的 18 篇小说［9］，其中就包括受《三
梦记》影响而创作的《凤阳士人》。特别是前苏联著
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他以高超的翻译技巧选编

了 160 余篇聊斋故事，分别于 1922 年、1923 年、1928
年、1937 年分四个译文集出版。这些译文受到当时
苏联读者的极大欢迎，并多次再版。20 世纪 50 年
代起，当时的苏联文艺出版社就开始再版阿列克谢

耶夫的译文，并于 1953 年、1955 年、1957 年、1970
年、1973 年、1983 年、1988 年先后再版，总印数超过
10 万册。同一时期，前苏联几个共和国的文学家也
把阿列克谢耶夫的聊斋译文转译成其他文字，其中

就包括塔吉克斯大林纳巴德城 1955 年出版的从阿
氏译文转译成塔吉克文的 60 个故事。1958 年吉尔
吉斯共和国有人将 20 个聊斋故事转译成吉尔吉斯
( 柯尔克孜) 语，由伏龙芝教育出版社出版; 1957 年
有人将阿氏译的 59 个故事转译成乌克兰语，由基辅
乌克兰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们注意到，生活在吉
尔吉斯斯坦的阿尔布都于 1959 年创作了《惊恐》这
篇小说，这距 1958 年吉尔吉斯共和国伏龙芝教育出
版社出版吉尔吉斯( 柯尔克孜) 语的聊斋故事仅一

年的时间，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
李福清在这篇文章中还介绍到，在苏联，对《聊

斋志异》的研究也很深入。如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
瓦西里耶夫在 1931 年就发表了论文《聊斋小说的古
渊源》。他明确指出，蒲松龄也利用唐代传奇的情
节，如《凤阳士人》一篇借用白行简的梦谶母题。可
见苏联学者对《三梦记》里的故事也是较为熟悉的。
另外，阿列克谢耶夫在 1929—1934 年曾叫他的学
生———著名语言学家龙果夫编《聊斋词典》。龙果
夫曾参与了东干文的创制工作，为汉语在异域的拼

音方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情况也表明，作
为东干作家熟悉的前苏联学者，对《聊斋志异》中的
作品是相当熟悉的，他们在与包括阿尔布都在内的

东干作家进行学术，甚至是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是有

机会向东干作家介绍聊斋故事以及相关研究成

果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包括阿尔里·阿尔布都在

内的东干作家对中国是怀有深厚感情的，他们对中

国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回族文化有着浓厚的认同情

感。阿尔里·阿尔布都创作的小说多次描写其对中
国符号式的记忆，如小说《三弦子》、《白大人喜欢的
小说》等。可以想见，当有机会接触来自故土的文
学作品，尤其当前苏联学者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学作

品时，他们会生出无限的情感和兴趣，去阅读，去探

索。这就表明阿尔里·阿尔布都可以通过俄文或者
吉尔吉斯文读到类似刘幽求故事的中国作品，或者

通过前苏联学者的介绍，才接触到唐传奇《三梦记》
的，也就是说《惊恐》是对《三梦记》的借鉴。

三

由上文可知，东干作家可以通过前苏联学者接

触中国传统小说，进而有机会根据这些小说进行改

编创作，如阿尔里·阿尔布都的《惊恐》。实际上，
东干作家也可以通过民间口头叙事接触中国传统

小说。
在中国，一些传统小说经过职业说书人栩栩如

生地表演，为普通民众所喜欢，并在社会上广泛流

行。中国章回小说流传到民间也影响民间口头文
学，在民间说书艺人的创作过程中，这些作品又被加

工而变成口头的作品，又影响民间故事。总而言之，
自民间经过文人改写，这些作品后又回归民间。通
过民间艺人的创作，它们又转化为非专业的“passive
－ collective”创作。这样的情况在世界文学中比较
少见，研究中国文学者一定要注意［10］。有意思的
是，“一百年前已离开甘肃省，且与中国文化没有直
接关系又不识汉字的中亚东干人( 甘肃与陕西回族

的后代) ，至今仍保留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其中还

有流行的章回小说的复述”［11］。“据老人讲，革命
前，在七河地区的东干乡村及城镇里，民间说书，首

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评书能手在广大听众面
前的表演。他们能即兴地从头到尾叙述独立的章
回，他们说书能不断引出听众喜怒哀乐的声息”［12］。
许多民间说书人以文人小说为底本，较少用民间传

说的母题或情节单元。因此，东干作家通过民间说
书人同样可以了解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等。
在东干民间口述作品中有薛仁贵的故事，李福

清考察并记录了这个口述故事，并与中国章回小说

《薛仁贵征东》比较后认为，虽然在某些细节上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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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但这个口述故事是对后者的复述［13］。东干著名
诗人十娃子创作的小说中也有关于薛仁贵的故事，

并且小说的名字就叫《薛仁贵》。十娃子不识汉字，
在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
书后所附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俄译本简明表》中，
没有出现《薛仁贵征东》这部小说［14］。因此，十娃
子很可能是通过东干民间说书人了解这个故事的。
这篇小说不是对东干民间口头叙事的简单记述，而

是在后者基础上进行的独立创作，这可以从一些细

节上看出来。
先看柳姑娘送薛仁贵衣服这一细节。在东干口

头叙述的故事中，称这件衣服是火龙缎，是皇上送给

柳员外的( 笔者注:李福清记录为刘员外，这应是音

译的差别) 。在《薛仁贵征东》小说中称为“穿在身
上不用棉絮，暖热不过的”宝物，是在辽东市场上买
的。在刘林仙的评书中明确称为“火鸡缎”，也是在
市场买的

［15］。而在《薛仁贵》中，十娃子描写为“奇
怪衣裳”、“宝贝衣裳”、“这个衣裳赶自己的老命都
贵”。但没有叙述这件衣服的来历，而且也没有像
《薛仁贵征东》及其评书中叙述的那样，这样的衣服
柳家有两件，分别给了柳员外的儿媳和女儿。但事
件发生后，柳员外却让儿媳与女儿都拿衣服来对质。
再看薛仁贵家衰落原因这一细节: 十娃子的小说

《薛仁贵》中，薛仁贵的巴巴 ( 叔父) 把薛仁贵“大
( 父亲) 的一切财帛 ( bei) 都拿地去，这会儿给我连
十两银子的脚费( 盘缠) 都不给”。而东干口传故事
中是，薛仁贵养了很多酒友把家底花光了。《薛仁
贵征东》中，是薛把钱花在了学武术，雇师傅上，并
且“又遭两场回禄”，即遭两次火灾，这与其叔父没
有关系。可见十娃子将薛仁贵“巴巴”的形象进行
了再加工，使恶人更恶。
现在来看看东干小说家是怎样利用他们接触的

中国传统小说进行创作的。不管是通过前苏联学者
的翻译、研究及相关介绍，还是通过东干民间口头叙
事作品，东干小说家基本上都是间接接触中国传统

小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借鉴
主要表现在对故事情节及主要的人物形象的利用

上。东干小说家将需要利用的中国传统小说描写的
各种行为分为最小的一个个动作单位，并把这些动

作单位改变成一个个小情节。《惊恐》中，作家将晚
归的原因描写得非常充分，而刘幽求故事只用“夜
归”二字。十娃子的《薛仁贵》中，作家对王货郎解
救薛仁贵这一细节描写得非常细致，甚至用了大量

的篇幅描写王货郎这个人，如详写他怎样做针线买

卖。而在中国的小说《薛仁贵征东》以及评书中，王

货郎只是一个解救主人公的配角，并且只用“挑担
为生”以及“卖豆腐的”简单介绍他的职业。东干作
家有时改变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如十娃子

《薛仁贵》中，柳姑娘直接将衣服送给薛仁贵，而不
是她有意丢在院子里等薛仁贵亲自去捡。这些扩充
及改写的故事情节对原故事的主线发展影响有限。
东干小说对于中国传统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借鉴很有

特色。如阿尔布都的小说《扁担上开花儿》对“孙二
娘”形象的使用。在实行集体农庄的时候，开婕子
将自己丈夫藏到地窖里的三百普特麦子献给政府作

为麦种，后来又在乡苏维埃上当了几年的妇女干部，

“到了那塔儿( 哪里) ，编袖子抹( ma) 胳膊的能说能
挡一面儿，青年们把她叫成孙二娘哩”。借用《水浒
传》中孙二娘的形象很好地展现了这个东干女性的
性格。东干作家有时将原著中的次要人物进行增加
或省略，或者将次要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进行替换。
东干口传故事中，薛仁贵落魄后去找其舅父救济，在

中国传统小说《薛仁贵征东》及刘林仙的评书中，薛
仁贵去找其伯父帮忙，而在十娃子的小说《薛仁贵》
中，薛仁贵找的是其“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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